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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文化特点的探讨 
 

娜日斯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周边国家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鄂尔多斯学，在“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象”的呼唤中应运而生。它如何肩负历史的责任？是否能

够科学的构架体系和结构？其决定因素是科学的方法论。何谓它的科学方法论？这是本文立论的初衷。本文理论建

立在“把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发展看作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的新发展观之上，试图以蒙古文化为鄂尔多

斯学的主体文化特征的理论，探讨“鄂尔多斯文化”形态的历史特征性，从而阐述鄂尔多斯学的学科隶属关系及其

与蒙古学的关系，并对鄂尔多斯学的这一内涵与特征进行了哲学思考。为鄂尔多斯学提供方法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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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有这样一段话：“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

肩负着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大任，鄂尔多斯学迈着时代的步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它是蒙古学中

突起的一支前锋劲旅。 

一、关于鄂尔多斯学概念与研究方法的哲学思考 

鄂尔多斯学，在“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象”的呼唤中应运而生。是顺应时代的，是

客观要求的新生事物，它是时代的产物。大凡冠以新生事物，它的产生肯定是合理的。但是否经得

起历史的考验和科学的验证？这个问题的保障取决在于其方法论之上。我们知道，任何学问必须基

于确定的对象、是对确定对象的产生、存在与发展的概括和总结，从而是寻求它内在的规律性的研

究。同时我们知道，寻求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必须遵循人类在自身发展中不断成熟的总结的、科学

发展所提供的科学的方法。不然我们就会走弯路，就会丧失新生事物的历史使命。 

（一） 鄂尔多斯学的理论必须坚持新发展观 

现今中国大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涌现出“地域学”的温州学、扬州学等新生事物。其背景

起源于它们的快速发展的经济。其实质是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主体“人”。我们在理论上坚持这样

的观点：只有把具有内在自然秩序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看作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而不

仅仅视作是一种手段，才有可能准确地揭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特定的文化所决定的价值系统和

道德秩序一经形成，便成为市场经济自然秩序内在成分。这一“市场经济不仅需要物质基础和物质

条件”的理论将有助我们冷静地和深入地分析“鄂尔多斯文化”，以期在整体上和根本上寻找鄂尔

多斯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性。任何一个经济主体所做出的选择必定受到文化价值观的规范。

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鄂尔多斯在旧有的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社会整和机制、伦

理道德等都产生了复杂的变化。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如何能够在鄂尔多斯文化土壤里得到更好的发展

是鄂尔多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关键问题。我们知道，“鄂尔多斯文化”作用影响和形成“鄂尔多斯

人”的价值信条创造活动的规范，通过文化所特有的遗传机制已经代代相传，形成了一个巨大深厚

繁荣历史积淀和存量。它规范了“鄂尔多斯人”的思维模式、塑铸了“鄂尔多斯人”的特殊精神。

这一历史积淀是如此巨大，在改革的每一步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所以我们必须回答“鄂尔多斯文化”

将会对鄂尔多斯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建设与构架产生什么影响？进一步讲，在鄂尔多斯

文化背景中将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本文所诚恳的向鄂尔多斯学提供的主要的理

论思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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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坚持新发展观。在“鄂尔多斯文化”背景下， “鄂尔多斯人”，坚定地、卓有成效的

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自己的脚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试图论证在鄂尔多斯建设和发展现

代经济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条件，以《鄂尔多斯学研究》为载体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文化研究者必须

在“经济发展热”中保持冷静，清晰透视各类现象的本质。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有效手段，凭借

这种手段定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而却忽略了重要一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诸类

因素的交融交互作用。不注重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些共同表象—经济多元化、交易自由、平等竞争等。

我们应当去探究隐含这些共同表象之下深层的一个决定因素，即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所

由此产生的内在经济技术条件与人文条件。 

在理论上，战后几时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因为，原

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重点放在资本、技术等经济因素定量化的分析上，这虽然是发展经济学最突出

的方面，然而也正是这一点误入歧途。如何依靠价格机制与市场经济体系来塑造经济发展的理论中，

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均排斥于外，舍弃了经济行为主体的复杂的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经济和主

体只作为“经济人”出现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去完成其“最大的行为”。这种

分析方法明显地缺乏对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人”的全面考察研究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的透视。关于市场经济的人文条件问题，许多经典作家都做过精辟的论述。约翰.泰勒明确地指出，

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是市场经济秩序必不可少的伦理道德基础。在马克斯.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等代表作中贯穿了这一基本思想，理性精神与物质

质料都是发展中不可缺一的因素。在缺乏一种理性精神和动机力量的情况下，即便是最有希望的制

度性条件也不能被有效地运用于理性的经济目的。 

在新制度学派经济学里，文化被看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利益集团共享的公共物品

或人力资源，它的功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没有文化作用，人们之间的分工与交易将变得不可能。

J.布坎南指出，文化进化已经形成或产生了非本能行为的抽象规则。 

 因此，文化因素对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得出，在不同的文化背

景下将产生不同社会环境的市场经济，并且表现了不同特色的自然秩序。如果没有一种理性的精神

要素作为有形制度体系的基础，市场经济极其发展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也就是说，要想准确的揭示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必须认识具有内在自然循序的市场经济及其运行和发展是人类实现自我价

值的自然过程。我们只有坚持这一理论性，注重对“鄂尔多斯文化”的基本特质进行分析，并且把

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中，并将当代市场经济置于“鄂尔多斯文化”中考察。“鄂尔多斯现象”不

只仅仅是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鄂尔多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然过程。清醒的认识我们要坚持

的理论观点，为确立鄂尔多斯学的方法论，确立它的学科隶属关系，方可探究它的文化品质及其特

征。 

（二）“鄂尔多斯文化”与 “鄂尔多斯现象”概念特征 

针对鄂尔多斯学的方法论的问题，本文有必要首先对 “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象” 

进行界定。“鄂尔多斯文化”有关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鄂尔多斯文化”指反映“鄂尔多

斯人”存在时空的事与物和它们存在形态特性。凡从“鄂尔多斯人”存在以来，他们的历史与现实

的、物质与精神的和他们存在与发展形式与方式的反映和表达都属于“鄂尔多斯文化”。狭义的“鄂

尔多斯文化”是指“鄂尔多斯人”创造出的精神、思维形式与方式、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特点，也

就是“鄂尔多斯文化”品质特性。 

“鄂尔多斯现象”个狭义而特定定量性的概念，系指“鄂尔多斯文化”特定时空、特定事物的

特殊状态。具体地说，“鄂尔多斯现象”是跨世纪时期鄂尔多斯地域的经济的快速增长状态。 前者，

主体是人，人是文化的载体更重要的是主体；在广义上它表达“鄂尔多斯人”所存在的、以他为核

心的、相联系的，囊括所有的自然与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的、有形与无形的东西，他所存在与发展

的特质形态。具有相对无限的时空性；或者它在狭义上表达的是“鄂尔多斯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

造出的精神，各个不同特性的“鄂尔多斯文化”品质。后者是指经济现象，人虽是经济现象的主体，

但侧重在某种现象，而且是重心在地域经济发展现象之上，特指特定时期特定地域（鄂尔多斯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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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状态。特征是相对有限性。 

但鄂尔多斯人和“鄂尔多斯现象”不处在一个层面上。作为鄂尔多斯经济现象的鄂尔多斯文化，

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人文问题。用最简单的概括描述二者的特征与关系，显然，后者是个“点”，

前者是个“面”。“鄂尔多斯现象”这个“亮点”，亮丽的闪烁在“鄂尔多斯文化”这个“面”上。

以“点”带面、还是以“面”带点，都不妨是个选择，诚然，“点”与“面”的统一是它们的实质，

是我们的方法论的原则。这就说明，“鄂尔多斯现象” 是“鄂尔多斯文化”的反映，是“鄂尔多斯

文化”反映出来的一种状态。“鄂尔多斯现象”的母体是“鄂尔多斯文化”。透过现象看本质，是

辩证法提供的科学方法。我们将二者联系起来，透过“鄂尔多斯现象”透视“鄂尔多斯文化”。以

目的为方法论，对特定发展主体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进行透视。这就是本文最终所坚持的方法论，

对经济发展中的“人”的全面考察以及对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透视。这是鄂尔多斯学建立的意义

所在，鄂尔多斯学的方法理论要建立在这一对历史补充的当代经济学发展论之上。 

鄂尔多斯学，是在“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象”的呼唤中诞生，并且试图驾驭它们二

者。“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象”这两个概念是鄂尔多斯学所诞生的基因，其本身实际上

已经明示了“鄂尔多斯学”的使命和“鄂尔多斯学”的方法论。“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现

象”就是鄂尔多斯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最好的表达。基于“鄂尔多斯文化”，研究“鄂尔多斯现

象”及其不同时期的“鄂尔多斯现象”的学问就是鄂尔多斯学。在进一步的抽象概括，鄂尔多斯学

就是研究鄂尔多斯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学问。     

以上的结论与推论中，出现以下两个必须阐述的重要问题：一、“鄂尔多斯人”的概念问题；

二、“鄂尔多斯文化”特征问题。  

 本文严格的讲，将论述前提概念设置在狭义的“鄂尔多斯文化”意义之上，而着重就“鄂尔多

斯文化”品质特性而论。在“鄂尔多斯文化”品质特性意义之上探讨其与蒙古学的关系，阐述本文

对“鄂尔多斯文化”研究及其建立鄂尔多斯学的认识，试图对狭义的“鄂尔多斯文化”进行哲学思

考的同时，寻找它内在的发展规律。 

（三）“鄂尔多斯人” “鄂尔多斯文化”是历史概念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包括文化都将存在其主体性问题。本文所论的“鄂尔多斯文化”，其主

体是以“（蒙古）鄂尔多斯人”创作的 “鄂尔多斯文化”是蒙古文化，是鄂尔多斯蒙古人在特定的

时空中在塑铸了的文化。“鄂尔多斯文化”的形态及其特性在该区域的历史影响和作用所决定。 

1.“鄂尔多斯人”的主体是蒙古人 

“鄂尔多斯人” 、“鄂尔多斯文化”是历史性的概念。“鄂尔多斯文化”的原创是蒙古人创作

的蒙古文化。 

“鄂尔多斯”作为历史性的概念而产生和存在，“鄂尔多斯人” 也是作为历史性的概念而存

在。有了蒙古人，方有人被命名为“鄂尔多斯人”，方可能产生鄂尔多斯文化，三者在历史逻辑的

统一性之中存在。为此我们需要借助于语言学和历史学家的论述。“鄂尔多斯”词源于蒙古语的“斡

尔朵”，系指宫帐群落。成吉斯汗时期是专用名词，大汗之宫殿。“鄂尔多斯人”这个概念的历史

起源是来自蒙古族的“鄂尔多斯部落”。确切的讲，今天定位的鄂尔多斯概念，源于 13 世纪蒙古部

落——鄂尔多斯；以“鄂尔多斯”为名落籍于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鄂尔多斯部落”是由元代至

元年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从成吉斯汗麾下八位将领的后代中抽调组成鄂尔多斯部落。鄂尔多斯部

落，是个特殊的部落，它的使命与生具有，这就是守护“祭祀圣主成吉斯汗的圣陵”。 

历史有了“鄂尔多斯部落”，从而有了“鄂尔多斯人”的概念。蒙古鄂尔多斯人，他们是该地

区的主体民族和主要人群，尤其是强势文化形态的载体和创造者。自然，他们文化的强悍性和与生

具有的强势形态性，尤其他们的文化品质具有的特性，必然是这个地区文化的主宰者，占居主要位

置。他们独特而强悍的文化及其影响力，必然形成这个地区的文化及其以后文化的主体性。它不仅

是这个地区的文化形态的原创、创造者，而且是这个地区文化的建树者。因为在这个区域，历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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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出现过，比它更强悍的民族及其文化。正因为如此，方将这块地域命名为“鄂尔多斯”。今

天我们的版图方出现的“鄂尔多斯”地域及其文化，正是“（蒙古）鄂尔多斯人”和他们创造出的

“鄂尔多斯文化”所决定的。 

2.“鄂尔多斯文化” 原创是继承、弘扬了蒙古传统文化 

蒙古人是“鄂尔多斯文化”的原创载体，更重要的是发展主体。这一立论自然可推理出，鄂尔

多斯主体或传统文化与蒙古主体或传统文化是具有一致性、同一性，并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蒙古

学界公认，蒙古文化隶属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文明。蒙古学学者们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文化做

出了精辟的总结，其特点是 “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蒙古族的一切价值观念、行为模式、

心理习惯、社会乃至风俗习惯性由它所规范和统驭。” “在流动中求自由和谐的社会意识、求实性

与开拓性的相统一的社会人格，选择性与协调性相统一的社会心理。”这些正统、传统的意识形态

转化为每一个人的日常意识和行为信条，英雄主义精神、礼法意识 、竞争意识、 诚信商业伦理、

进取精神等蒙古族文化精神的合理内核在“蒙古鄂尔多斯人”完全继承下来，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独

特性，与其特殊的部落文化产生的特殊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庄严和崇高感相结合，这一“蒙古鄂

尔多斯人”创造的“蒙古鄂尔多斯文化”在“蒙古鄂尔多斯人”及其“多元鄂尔多斯人”的代代相

传和沉淀中，在各类文化冲击中和互动中作为文化机制核心，形成各个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 

“鄂尔多斯文化”是现有的鄂尔多斯地域发展史上特定阶段产生发展而来的，它的文化渊源关

系隶属是蒙古学，在蒙古学中可以完全得到全面而合理的解释。正因为如此，鄂尔多斯学隶属蒙古

学合乎逻辑一致性。由“鄂尔多斯人（蒙古人）”起源和形成了“（蒙古）鄂尔多斯文化”。这是

现今 “鄂尔多斯文化”的源头。这一观点是本论的基础理论，不仅如此，本论认为，“蒙古鄂尔多

斯文化”不仅只作为源头、原创形态而存在，而且，它源源不断的在这块土地上塑铸着这一主体文

化，以主人的威严感、崇高感和责任感，尤其是特殊的部落文化产生的特殊历史使命感，在长期的

迁徙和文化的冲突中，尤其是在人类最艰苦的斗争，生存斗争中，相传和弘扬了他们原创的传统文

化的同时历练出了他们的鄂尔多斯文化品质。  

鄂尔多斯文化的主体与特性，即传承了本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及行为模式。长生天赐予蒙古

人异秉天赋，草原赋予蒙古人博大的胸怀。在各类文化冲击中，“鄂尔多斯人（蒙古人）”、“蒙

古鄂尔多斯文化”在坚守中塑铸着它！它原有的品质丝毫未改变。吉日格勒博士对游牧文明的总结

中的关于文化的发展观值得借鉴，他认为，任何一个现代化，都是在给定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思想材

料基础上建立的。在战争或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文化会受到冲击和挑战，但文化终究会经过调适而

恢复其常态和惯性。 

科学告诉人们，优胜劣汰。文化也同样，“强者为王”，强悍民族性格自然要表达出强悍的文

化品格，并占居主体位置。可以这样说，这些优秀文化品质所表现出的社会意识、民族心态凝聚成

为一触即发能量。它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处于文化低层的动力源泉。它必将在文化融合中成为当

代鄂尔多斯特有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合理成分及推动力。这可能就是之所以命名为“鄂尔多斯学”

的初衷。 

3.“多元的鄂尔多斯人” 与合成的“鄂尔多斯文化” 

显然“鄂尔多斯蒙古人”是从文化形态的原创和主体性的视角而论的。换个视角，“多元的鄂

尔多斯人”是与“鄂尔多斯蒙古人”共同缔造了“鄂尔多斯文化”。 

历史的看问题，“鄂尔多斯蒙古人”入住这个地区的时候，这个地区当时和后来都不仅是单一

性的人群与民族存在着，也就是说，“鄂尔多斯蒙古人”形成时就已经与其它民族共同存在。其它

民族的文化均各自具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它们虽不比强悍民族创造出的文化强悍，但各自的族群以

自己的独有特性存在，他们的文化在强势文化的全方位的影响下改变和发展着，特别是他们同时与

强悍文化互动着，吸取着蒙古文化的同时被蒙古文化汲取着。 

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及其农耕文化蕴藏的“务实性，精细”等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及其文化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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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在原创的“鄂尔多斯人”和“鄂尔多斯文化”之中，“多元鄂尔多斯人”吸取而合成的“鄂尔

多斯文化”。因此，这里的人们不论汉族还是蒙古族，他们的社会性格和行为模式非常类同。尤其

汉族，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逐渐的在各个方面形成了与蒙古族文化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些

文化方面的有着深刻的共同点。 

 历史就这样形成了“多元的鄂尔多斯人”，他们共同创造出了“合成的鄂尔多斯文化”，并在

历史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展着这一以蒙古文化为主体性的或为文化核心的鄂尔多斯文化。 

二、“鄂尔多斯人”“鄂尔多斯文化” 的历史沿革性 

   “鄂尔多斯文化”的特征，自原创的“鄂尔多斯文化”开始到今天，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鄂尔多斯文化”的原创形态是蒙古文化品质的继承和发展。 

“鄂尔多斯文化”的精髓与蒙古文化的精髓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 “蒙古鄂尔多斯文化”在继

承的基础上弘扬了这一优秀文化品质。“蒙古鄂尔多斯文化”在继承蒙古族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心

理习惯、行为模式，乃至风俗习惯性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独有的文化特征。概括“蒙古鄂尔多

斯文化”在思维形式与方式、行为模式和社会心理上表现出，追求和谐、开拓进取，、诚信、包容，

富有历史的责任与使命感特等特点。这一强悍文化在与其它文化交融、汇同过程中终究要占居和保

持着其地域文化的主体性，而融合、吸取其它文化的营养，从而形成鄂尔多斯不同时代和时期的社

会文化底蕴，孕育和造就不同时代与时期的鄂尔多斯文化。 

第二，“鄂尔多斯文化”是多民族优秀品质的融汇。 

“鄂尔多斯文化”继承蒙古文化的精髓的基础上吸取了汉民族农耕文化的优秀品质。我们在前

面已阐述，“鄂尔多斯人” “鄂尔多斯文化”是历史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同时是随着历史的变化

而变化的概念。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把事物放在它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要历史的看问题的同时，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历史上，汉民族农耕及其文化走进了“鄂尔多斯人”和“鄂尔多斯文化”

之中，今天的“鄂尔多斯人” “鄂尔多斯文化”经历了历史的融合、汇通，经历史的融合成为“多

元鄂尔多斯人”和“合成的鄂尔多斯文化”。 

    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蕴藏的“务实性，、精细、团结”等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等都被合

成在原创的“鄂尔多斯人”和“鄂尔多斯文化”之中，“合成的鄂尔多斯人”吸取而合成的“鄂尔

多斯文化”是多元文化的集成。这就是说， “鄂尔多斯人”合成的“鄂尔多斯文化”继承、弘扬了

蒙古文化的精髓的同时，吸取和集成了汉文化的优秀品质。   

第三，“鄂尔多斯文化”的现代性与历史性。 

以蒙古文化为主体的鄂尔多斯文化，再发展到现代“鄂尔多斯人”与“鄂尔多斯文化”， 三个

历史阶段性的形态中，尤为突出的是它的现代性。“鄂尔多斯文化”的现代性的历史界定，为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鄂尔多斯文化”的现代性，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它与生具有的原始基因，“追求

‘新’的创新性”、“开放性思维方式，开拓性的行为模式，真诚、诚信的社会心理”，加之“鄂

尔多斯蒙古人”“鄂尔多斯蒙古文化”的特殊性，“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的文化，它们与以

汉民族为首的“精细、务实、团结精神”的汇同，在历史的进程中，在新时代的呼唤中升华。尤其

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和经济迅速发展为鄂尔多斯文化的现代性的全方位表达提供了可能的历史条件，

“创新开拓，勇为天下第一；务实求实，团结协作，追求时尚” 的鄂尔多斯文化品质，必然成为当

代“鄂尔多斯人” 创造出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鄂尔多斯蒙古文化”底蕴与驱动力。 

“鄂尔多斯人”“鄂尔多斯文化”的历史性是说它的阶段性特征，即沿革性问题。也就是“鄂

尔多斯人”“鄂尔多斯文化”形态有其不同的历史特征。“鄂尔多斯文化”是以蒙古传统文化为主

体的文化，这是它第一个形态；它第二个形态是合成性为特征，合成的多元鄂尔多斯文化品质，“进

取、务实求实、团结协作”的以汉民族为首的农耕文化融汇到蒙古文化的“鄂尔多斯文化”中，多

元文化的鄂尔多斯人创造出“多元鄂尔多斯文化”；它第三个形态是“现代鄂尔多斯人”再次将

“多元鄂尔多斯文化”升华为“现代鄂尔多斯文化”，“创新开拓，勇为天下第一；务实求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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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协作，追求时尚”的文化特征。 

第四，鄂尔多斯文化本质的发展性。 

“鄂尔多斯文化”的发展性是说其一个从本质上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品质。它的文化品质是积极

向上的，充满活力的，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品质。历史唯物主义清晰的告诉我们，“人”、尤其

“民族”是历史产物。 因历史诸方面的原因，游牧文明的蒙古鄂尔多斯人，与农耕文明的人民融合，

两种文明汇通，交织、升华出今天人们认识的鄂尔多斯人。同时历史唯物主义明确的告诉我们，游

牧文明的集中代表者，蒙古文化的精髓铸就了“鄂尔多斯文化”的脊梁与躯体，为农耕文明的集中

代表者，汉文化输血，造就了今天的现代的“鄂尔多斯文化”品质。 

“鄂尔多斯文化”以蒙古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汇汉族等多民族文化，形成“多元鄂尔多斯文

化”，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对蒙古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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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rdos studies was born by the calling of “Erdos culture” and “Erdos phenomenon”. She ho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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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ol’s original intention. This antical’s theory based on 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_the mov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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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historical feafuhes of “Erdos calture formation”,expound the relation of Erdos studies and Mongol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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